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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建学

从 2004 年辛格政府上台到 2014 年莫迪政府执政，十年之间印度内政外

交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外交政策日益进取。新时期的中印两国综合国力

持续同步壮大，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影响两国关系的内生动力及外部因素更

趋多元。在亚太及全球秩序逐渐演进的总体国际环境中，印度对中国主权、

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影响愈趋明显。中国应系统盘点十年来对印关系的得与失，

主动引导和科学规划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方向。

〔提     要〕2004-2014 年十年间，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实力政治和民族

主义色彩趋浓，进取性日益突出。中印国力同步发展壮大，两国关系容

量显著扩大，“或敌或友”传统叙事模式已无法概括其性质及内涵。中

印关系的全球战略权重显著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在两国关系中扮演压舱

石角色，两国在安全领域着力补齐互信“短板”，积极合作管控边界争端，

累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利变量。未来推进中印关系的着力点应包括：

两国高层持续引领；耐心谈判解决边界、涉藏等历史遗留问题；理性处

理竞争与合作问题，合作推动国际体系改革；拓展共同利益基础，打造“发

展同盟”；完善机制，构建多支柱、全覆盖的双边合作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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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印度外交的特点

近十年来，印度积极开展“战略自主”外交，巧用国际上各种矛盾，营

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印度外交战略希望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和那

些能够助其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二是以一个世界大国和

亚洲主要角色的身份来推行其外交，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南亚国家。

早自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大党执政时，印度对外政策理念就开始转变。1998-

2004 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期间，更加大胆推进外交政策转型，摒弃了尼赫

鲁时代的“浪漫主义外交”，将“利益至上”原则渗透到外交决策进程。

在 2004-2014 年国大党领导的两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UPA）后半期，

尤其是 2014 年 5月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

政府执政后，印度对外战略及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奠定了当前印

度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框架。印度外交政策的两面性、进取性更加鲜明，

基本围绕“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两大轴心运转，力图从外交层面“再

造印度”。具体而言，主要呈以下几个特点：

（一）凸显实力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

伴随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逐步提升，印度信心倍增，力求自己做大，拒

当其他大国小伙伴。莫迪政府上台后，这一动向尤为明显。莫迪外交政策团

队强调，印度外交需要以“和平”（Shanti）为面子，以“权势”（Shakti）

为里子，强调外交必须紧紧服务内政、实现印度大国梦的需要；主张印度应

与合作伙伴扩大接触，向战略对手划定红线，“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印度利

益的实用主义”，[1] 极力向全世界证明印度重要性；淡化印度外交政策中的

不结盟色彩，摒弃夸夸其谈做派，与主要全球大国进行实质性交易；加强对

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认为只有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外

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作为新时期印度外交思想的突出代表，“莫迪主义”植根于印度人民党

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行动理念。RSS 是一个由激进志愿者

[1]　Harsh V. Pant, “Out with Non-Alignment, in with A ‘Modi Doctrine’,” The Diplomat, 
November 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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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庞大准军事化组织，秉持印度教至上思想，排斥穆斯林及其他教派，

带着清教徒式的宗教使命感，时刻向团员灌输“重塑印度辉煌”等爱国信条，

对莫迪本人影响根深蒂固。莫迪团队认为，“世界已认可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我们要确保它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必须且必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外交政策不能受别的大国指挥”，“应该建立一个强大、自力更生和

自信的印度”。[1] 曾长期与印度打交道的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的判断可谓

一针见血：“美国在学会与印度更有效合作时，要认识到这种大国关系的独

特性质。美国与其他伙伴的关系都不同于美印关系。印度太大、太自傲，以

至于不能像德国、日本那样成为美国的正式条约性盟友。美国习惯于对欧亚

盟国发号施令，但这对印度行不通。印度坚持与美国平起平坐。为有效处理

对印关系，美国外交官们必须特别注意印度人的敏感。”[2] 美国高官的观点

从侧面印证，当前印度举国上下信心满满，“印度只能做有声有色的一流大国”，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二）力推“邻国优先”政策，巩固在南亚及印度洋“势力范围”

新时期印度政府将“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作为外交政策基石。[3]

莫迪上台后，首访选择不丹和尼泊尔，派遣“中国通”任驻不丹大使，强化

尼泊尔与印度之间的基础设施联通。印度加大对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等

国基础设施及能源项目援助力度，与尼泊尔达成“历史性”跨境电力贸易协议，

允许尼泊尔、不丹两国取道印度与孟加拉国进行贸易往来。印度还扩大对阿

富汗援助规模，对阿输印商品予以零关税待遇。印度积极向斯里兰卡、马尔

代夫供应装备，夯实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三国海岸联防体系。[4] 此外，

印度多管齐下，积极经营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关系，力求扮演印度洋地区安全

的“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向国际社

会传递“南亚及印度洋事务由印度说了算”的信号。

（三）强力升级“东进”战略

印度升级其亚太战略，由“向东看”（Looking East）转而“向东干”（Acting 

[1]　詹得雄：“印度进入‘莫迪时代’”，《时事报告》，2014 年第 7期。

[2]　唐璐：“印度人的自豪与自尊”，《环球》，第 21 期，2014 年 10 月 15 日。

[3]　SD Muni, “A Disappointing SAARC Summit,” Al Jazeera, November 28, 2014.
[4]　“With Eye on China, India to Step-up Military Ties with Sri Lanka and Maldives,” Times 

of India, October 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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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2014 年初，印度与日本在安全战略、海上合作、经贸投资等方面达

成重要协议，印度“东进”与日本“南下”遥相呼应。印度从经贸互联、“民

主输出”、技术合作等方面拓展其在缅甸的影响。印度与蒙古、韩国显著加

强经贸往来及防务合作。印度与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介入南海争议海域

油气区块勘探作业。印度积极推动与东盟自贸谈判，力推“恒河—湄公河区

域经济走廊”建设。印度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签署国防合作框架协议。

此外，印度还积极夯实“印太两洋”战略，打造“两洋国家”的战略优势。

（四）打造和利用“全球平衡者”和“摇摆国家”身份

印度高层认为，“全球平衡者”与“摇摆国家”（Swing State）的国

家定位有利于印度左右逢源，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印度国家利益诉求。莫迪外

交团队强调，印度应利用“摇摆国家”身份，对印美结成战略联盟持开放态度。

如果美国对中国政策过于宽松，或虚化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甚或推动“中

美共治”，那么印度战略利益将首当其冲。一些印度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如

果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针对性更加明确，美国将是印度更具吸引力的伙伴，印

美在打击恐怖主义、稳定亚洲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的共同利益也会

进一步增强；“中印轴心”会使权力天平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美国与

日本等国联盟的未来以及美国在全球主导能力都将受到质疑；而美印建立伙

伴关系，会使中国更难挑战美国在亚洲及全球的领导力。[1] 换言之，印度自

视为“游戏规则颠覆者”（Game Changer)，其偏向哪个阵营，该阵营就会得势。

目前，在外交实践中，印度仍根据不同议题和不同领域，在美中之间两

面下注，力避公开“联美制华”，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的承诺及印美关系信心不足。

2012 年初，具有政府背景的印度智库发表了《不结盟 2.0：印度 21 世纪外交

和战略政策》，精准反映了印度在美中之间的游移、纠结心态。该报告主张，

印度不能走“联美制华”之路，同时应升级传统的“不结盟外交”。第一，

这是由印度国家特征及其利益多样性所决定，世上没有“天然的”国家同盟

完全适用于印度。第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体系在走下坡路。如果说经济

实力、军事实力、国际结盟体系、在金融及能源领域中的支配地位曾是美国

霸权四大支柱的话，那么现在这些支柱已不再稳定可靠。第三，美国拉拢印

[1]　Daniel Twining, “India, The Global Swing State for US and China,” Nikkei Asian Review, 
September 2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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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意图复杂，印度须避免为美国火中取栗。对美国而言，印度具备的衍生

价值（牵制中国）往往超出其内在价值，印度利用这种衍生价值要承担风险；

一旦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印美关系即成牺牲品。第四，凡与美国正式结盟的

国家往往最终都发现战略自主权受损。因此，印美作为朋友而非盟国，将更

符合两国各自利益；印度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确保左

右逢源，最大限度谋求印度利益。[1]

（五）促进经济外交成为对外关系的核心任务

印度前外长辛哈认为，“在

当前国际形势下，无论是从道德出

发还是从实用角度考虑，追求国家

利益时赤裸裸地动用武力已不再可

行。21 世纪的国家实力将来自各

方面运行良好的经济。经济指标将

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前总理辛格亦认为，“其他国

家对印度的安全关切正逐渐被印度商业及经济机会所塑造”。[2] 莫迪担任总

理后着力扮演印度贸易和经济外交“旗手”，将对外政策聚焦在“为印度经

济前景提供扶持的方面”，寻求深化与主要大国的贸易联系，因为这些大国

对印度经济复兴和地缘政治崛起有重要意义。[3]

新时期印度对外战略转变既是印度对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被动反

应，也是印度为实现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的主动作为。纵览印度外交十年演

变轨迹，现实主义、实力政治、利益至上、经济考量等理念逐渐成为印度外

交政策的主旋律。

[1]　See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cprindia.org/workingpapers/3844-nonalignment-20-foreign-
and-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 rst-century.（上网时间：2015年 5月 6日）另参见毛四维：“印
度‘不结盟 2.0’反对联美制华”，《联合早报》，2012 年 3 月 30 日。

[2]　Manmohan Singh, “A New Ind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2005.
[3]　Niranjan Sahoo, “Decoding Modi’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3, 2014, http://carnegieen 

dowment.org/2014/09/23/decoding-modi-s-foreign-policy.（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政府将

经济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后，淡化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使

经济外交和全方位多元外交成为外

交政策的新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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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趋势

近十年来，中印国力持续同步发展壮大。在中印调整各自对外战略过程

中，两国关系的性质与内涵也在相应演变，两国在相互磨合中寻求合作与共识。

（一）“或敌或友” 传统叙事模式已无法归纳中印关系性质

印度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相当独特，中印关系兼具多重属性，内涵

日趋庞杂。印度既是与中国等量齐观的新兴市场国家，又是与中国存在重大

领土争端的关键邻国；既在双多边场合中对华开展合作与借重，又在战略上

视中国为重要防范对象；既利用美日等大国牵制中国，又强调自主自尊，拒

当他国反华棋子。伴随两国同时发展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中印关系中

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也同步上升，逐渐呈现出“磨合中不断上升的发展伙伴关

系”性质。诚如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奥琪所言，“中印关系复杂且具有多面性，

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

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1]

当前，“或敌或友”、非黑即白的话语体系已无法准确概括中印关系的

性质和内涵。随着国际格局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在全

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印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

成为拉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中印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及邻

国关系范畴，具有日益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2014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

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时，用“三个伙伴”为中印关系定性并获印

方认可，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中印

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中印两国要做战略

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 这集中反

映两国高层对双边关系性质的战略判断。

（二）中印关系在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中的战略分量显著提升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和新兴市场国

[1]　Nirupama Rao, “India-China Relations: The Way Forward,” Beijing Review, No. 4, 
January 22, 2009.
[2]　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4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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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印关系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更加突出。中印关系对国际贸易体系、

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发展议程、亚太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增加。如

果说五六年前人们观察中印关系的视角逐渐从南亚转向亚太，那么现在研究

中印关系的维度则应从亚太转向世界。当前，受亚太地缘政治变局等因素触动，

中印都在“重新发现”对方，着手构建“中印关系新模式”，客观上推动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当两个人口加起来有 26 亿之多的大国摆脱

束缚、释放创造力的时候，中印关系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当中印关系的

战略重要性达到一定高度，其成熟性和抗震性将更强大，对地区及世界局势

的塑造力将更突出。

（三）经贸、投资合作对中印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持续放大

中印关系中最具活力的方面始终是经济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

经济合作伙伴之一。[1]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印贸易增长迅猛，被认为

是两国和解进程中最强大、最积极的支撑力量。地缘经济学逐渐在推动中印

关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尽管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且互为地缘政治对手，

但贸易将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中心考量。[2] 

第一，在双边贸易方面，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海关总署年度数据显示，

2014 年中印贸易额为 70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9%。未来 5年，中国将联手

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力争与南亚双向贸易额突破 1500 亿美元。中印在

包括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成为新时期两国经贸

合作的亮点。但同时，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开始对中印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

响。印度强调，“不能总是充当中国的原料和初级商品出口国，只能在有限

期间内忍受对华贸易赤字，超过这一时限，经贸关系的积极性就会呈现负面

基调”。[3] 客观上看，贸易赤字系国际经济交往中常见现象，中印贸易失衡

缘于印度对华出口的结构性问题。铁矿石贸易长期占中印贸易大头，但近几

年来印度政府单方限制采矿和铁矿石出口，导致印度对华出口骤降，短期内

凸显了中印贸易失衡局面。从长远看，解决中印贸易失衡，不能走政治化和

[1]　曼莫汉 ·辛格：“新时代的印度与中国”，《学习时报》，2013 年 11 月 18 日。

[2]　Niranjan Sahoo, “Decoding Modi’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3, 2014, http://carnegieen 
dowment.org/2014/09/23/decoding-modi-s-foreign-policy.（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3]　Pallavi Aiyar, “A Giant Trade Partnership of Unequals,”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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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的老路，而应回归市场手段，印方应主动扩大对华出口适销对路的

商品和服务。2014 年习主席访印时，中印在经贸方面签署了若干重要的备忘

录，敲定了中印五年期经贸合作计划，强化在药品、农产品、IT 行业等领域

合作，以扩大中国从印进口，推动两国贸易再平衡。

第二，在工程承包方面，印度已成中国工程承包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

之一。据统计，截至 2012 年底，中方在印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

601.3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335.18 亿美元。[1] 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在

印工程承包合同金额累计已达 633 亿美元。在印度亟需改善基础设施大背景

下，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合作的灵活、管用、可靠

模式。

第三，在双向投资方面，提升空间巨大。为培育国内制造业，提高制造

业占比，应对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的赤字问题，近年来印度政府逐渐把目光

投向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莫迪经济学”核心是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和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这便需要中国资金和技术助力。据印度政府数据，2000 年

4 月至 2014 年 5 月，中国累计对印度投资仅 4.10 亿美元，占印度利用外资

总量的 0.18%，几乎可忽略不计，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28 位。[2] 习主

席访印期间宣布，中方将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度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投资 200 亿美元，拟在印度建立两个工业园区，考虑升级印度现有铁路线路

及合建高铁。鉴于中资企业在印频遭安全审查，中印在投资方面的新共识显

然是重大突破，这表明印方终于解放思想、欢迎中国资金和技术。从长远看，

这种变化将有利于营造相对均衡的中印贸易结构，促进中印市场的“无缝对

接”。

第四，在经贸关系制度化方面，相关制度日趋完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

财金对话、经贸联合小组等对话磋商机制日臻成熟，两国务实合作逐渐从商

品贸易、工程承包向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

[1]　参见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关于“中印（度）经贸合作简况”，商务部网站，2013 年 2

月 18 日，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t/201302/20130200029082.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2]　该数据不含香港地区对印投资（同期为 12.32 亿美元，排名第 15 位）。参见“2014 

年前 5 个月印度利用外资增长近 4 成”，商务部网站，2014 年 7 月 25 日，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7/20140700674980.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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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中印贸易摩擦有所凸显，但两国经贸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依然保持

在上行轨道，双边贸易大盘保持基本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

资潜力逐渐释放。

（四）中印在安全领域努力攻坚，着手补齐互信“短板”

根据“短板效应”理论，如果组成盛水木桶的木板参差不齐，那么它所

能盛水的容量不是由最长木板决定，而是由最短木板决定。如果将中印整体

关系比作盛水木桶，那么两国安全互信赤字就是中印关系的短板。实践证明，

低度安全互信与战略猜疑是阻滞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印遵从求同存异、着眼大局原则，冷冻、管控、隔

离两国之间的重大安全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维护中印关系

大局，为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近年来，双方认识到，通过平等对

话磋商，实质性减少战略互信赤字，也是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

径。在两国高层直接引领下，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做好“加法”

的同时，也以积极姿态推动解决或缩小两国分歧，做好中印关系的“减法”工作。

基于上述思路调整，近年来中印关系在若干敏感领域取得一些进展。比

如，双方决定举行首轮海上合作对话，就海洋事务、海上安全交换意见，议

题包括反海盗、航行自由和两国海洋机构合作。双方还决定尽早举行裁军、

防扩散和军控事务磋商，同意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两军领导人定期互访。双

方同意在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在两国边

境地区增设边防会晤点，在两军总部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在双方一线边防部

队之间建立电信联络。两国还同意适时举行陆军联合训练，适时开展海空军

联合演练，加强维和、反恐、护航、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人员培训、

智库交流等合作。[1] 此外，双方还签署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同意加强跨境河流合作。中印以积极姿态，在敏感的安全领域“啃骨头”，

补齐互信“短板”，将能增大中印关系的容量和抗震性。

（五）中印积极合作管控边界争端，累积解决争端的有利变量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时常刺激两国民族情绪的敏感神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

文）”， 外 交 部 网 站，2014 年 9 月 19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
t1193043.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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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时常被第三国用来离间和破坏中印关系。边界问题如能解决，中印关系将

迈上新台阶。但是，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必将异常复杂，需要双方保持足够

的战略耐心，共同营造和累积各方面成熟条件。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

“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量变的积累当中。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

是上坡路。”[1] 迄今两国已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包括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

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

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

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

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

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印日益认识到管控边界争端的紧迫感。2012年 1月，两国正式签署《关

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该磋商机制将由两国外

交部门司局级官员牵头，由双方

外交和军事官员组成，旨在处理

有关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

事务，研究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

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为双方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

提供渠道和平台，以利于从外交

层面及时有效地处理相关边境事

务，为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近一两年，

中印在边界争议地段偶发对峙事件时，两国均能通过相关涉边事务磋商和协

调机制，及时有效地阻止事件升级，实现偶发事件的“软着陆”。

（六）中印关系重心“由官向民”下放 ,人文交流日盛

人文交流是培养中印民众相互好感、促进中印关系顺畅的重要润滑剂，

有利于扩大两国高层决策的回旋空间。随着中印关系重心渐趋下放，日益“低

政治化”，两国着手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及社会基础。习主席访印期间，中

[1]　“王毅：中印边界谈判有如登山 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外交部网站，2015

年 3 月 8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43619.shtml。( 上 网 时 间：
2015 年 5 月 6 日）

目前，中印两国在边界实控线走

向上仍然存在不同理解和认知，但双

方涉边合作机制和架构确能发挥“危

机管控”作用，可以防止边界偶发事

件升级进而干扰两国关系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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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同意启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进一步推动两国文化及人员交往，

其中包括2015年在中国举办“印度旅游年”，2016年在印度举办“中国旅游年”；

中方同意协助印方在华宣传与公元 7世纪中国僧人玄奘相关的印度旅游产品

和线路；双方决定继续开展青年互访，2015—2019 年每年各派 200 名青年互

访；两国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交流搭建了框架；

同意成立文化部部级磋商机制，互相支持中国印地语教学和印度汉语教学，

加速推进中印经典及当代作品互译工程，在电影、广播和电视领域加强交流

合作，签署了视听合拍协议等。[1] 在 2014 年《中印联合声明》中，有关民

心相通的合作条款占据较大篇幅，反映两国意识到人文交流对双边关系的“加

分价值”和战略意义。

三、推进中印关系再上新台阶的主要着力点

未来，中印关系对两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随着双

边经贸、政治、安全、人文关系深入发展，中印两国需要协调处理的细节问

题越来越多，夯实更多的基础性工作。

（一）高层引领，夯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由于特殊的历史及现实因素，中印关系需要两国高层高超的政治智慧和

外交手腕来引领，不断给双边关系注入新活力。2013 年 10 月，习主席会见

辛格总理时提出中印关系的“四个结合”，即要推动中印关系“同国际大势

相结合，同各自发展需求相结合，同两国复兴进程相结合，同振兴东方文明

相结合”。[2] 2014年 9月，莫迪总理提出中印关系“从英寸迈向英里” （Inch 

towards Miles）新理念，其中“Inch”代表印度和中国，“Miles”意指“中

印卓越协作的新千年”（Millennium of Exceptional Synergy）。[3] 在中

国“一带一路”构想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中，中印可对接发展战略与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

文）”， 外 交 部 网 站，2014 年 9 月 19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
t1193043.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辛格 就中印关系提四点建议”，中新网，2013年 10月 23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23/5416947.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5 月 6 日）
[3]　“PM Narendra Modi Explains India-China Ties in ‘INCH and MILES’,”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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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构想，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中印高层的顶层设计将为两国战略合作提供有力的牵引，“迫使”两国职能

部门持续保持经常性合作，防止两国关系走形变样，引导双边关系持续上行。

（二）累积共识，为解决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储备条件

涉藏问题与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者遗留给中印双方的包袱，牵制了两国

政府较多精力，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只

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配合。

目前，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条件尚未成熟。中印两国应善用各种涉边机制，采

取更多边界地区互信措施，妥善管控边界争端，扩大边贸往来，保持边境地

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政府及民众应营造共识，即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以武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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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解决涉边问题根本不可行，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

最终才能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得到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三）理性处理相互间竞合问题，合作推动现存国际体系改革

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争与合作问题，将是发展中印

关系的“常态性课题”。中印同步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

象。近年来，印度不同层级的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印关系并非对抗性的

“零和游戏”，为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两国贸易关系日益壮大，

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

将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四）务实合作，最大限度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

中印应继续落实已达成的有关共识，在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两国

利益交融、趋同之势。两国应在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

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

手维护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全球

战略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等领域强化合作。中印应并行推动贸易与投资合

作，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

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融通与对接，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对

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当前，莫迪政府正在推进“印度制造”战略，

而中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

期，由于中国与印度位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不同位置，彼此不存在同质

竞争问题。两国可结成梯度不同的“发展同盟”，实现优势互补，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印发展伙伴关系。

（五）完善机制，构建多支柱、全覆盖的双边合作关系网络

冷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表明，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

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交流。两国

军方需保持高质量的定期对话，减少战略误判。随着两国国际影响和海外利

益拓展，双方还需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此外，应加强两国学术界、

媒体、文化界的交流对话并为民间往来提供便利，这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

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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